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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概是
!""# 年，我
还在复旦读
研究生，弟
弟即将从北
大毕业。弟弟到上海来找
我，我们去了崇明岛，那也
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
去崇明岛。从码头乘船过
去，刚到码头，只见江水茫
茫，浊浪滔滔，世界灰蒙而
又开阔。耀眼的阳光下，一
艘艘大船泊在岸边，不时
随了波浪微微浮动，一声
声滞重的汽笛不时传来。
船行四十多分钟，时有浪
花扑到窗上。幸好听了工
作人员的嘱咐，舷
窗已经关上了。这
不过是长江，还没
到大海呢。我们打
算去东滩看海。
哪里想得到，到了东

滩完全没看到海。所见的
不过是层层叠叠涌向天际
的青青芦苇。即便芦苇底
下的泥里，活跃着小小的
螃蟹和弹涂鱼，为这滞闷
的风景添了一些活气，我
们总归是有些失望的。
住了一夜，回程仍是

坐船。码头边等船时，我们
都有些疲累。在一个小公
园人烟稀少的角落，各自
在石椅上躺倒，用方言说
些闲话。忽然地，一个人影
杵到眼前来了。我们不再
说话，盯着他看。
他也盯着我们看。好

一会儿，他才开口，说你们
是施甸人吗？我们惊愕得
不知说什么好。他又说，我

是 姚 关 人
啊。我们欣
喜得不知说
什么好了。

施甸是
云南西南边的一个县，姚关
是施甸南面山里的一个镇。
我家呢，在施甸中间的保场
乡（后来并入仁和镇）。两地
相距不过十多公里。谁会想
得到，在几千里外的崇明
岛，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仅凭口音，我们就能被精准
地认出来呢？

聊了些什么，具体的
想不起来了。但我记住了，
他和儿子在崇明一所造船

厂工作，他的妻子
和女儿在市区做服
装店的销售员。他
还说，他们住的房
子是每月五百块租

来的，可以自己做饭。我那
时候还没自己租房住，还不
懂得做一个租客的艰辛，但
已经隐约知道，五百块在上
海能租到怎样的房子。这房
子，要住他们四个人，他们
彼此之间还隔着一条大江。
自那以后，我再没见

过他。
但他的消息是时不时

传来的。他似乎不会发短
信，总是打电话给我，告诉
我他加工资了，他儿子要
娶媳妇了，告诉我他妻子
身体不大好要去医院了，
他怀疑女儿谈恋爱了。有
时还会告诉我，他攒了多
少钱……我听着，偶尔发
一些无用的议论。
一天傍晚，我独自走

在路上，经过一家房产中
介的门店，驻足看橱窗里
的广告，房子从几百万到
几千万，房租从一两千到
一两万。手机响了，再一看
是他。他的声音里透出从
未有过的兴奋。我说，阿叔
你喝酒了？他说，喝酒了！
你什么时候来崇明找我玩
儿啊，我请你喝崇明老白
酒。我说好啊，我好久没到
崇明了。他说，你猜，我攒
了多少钱了？我说多少？他
说，二十万了！我说那是得
好好喝点儿酒。他又说，什
么时候回施甸？去姚关，我
请你喝酒！然后，告诉我，
他家就在施姚公路的某个
拐弯处。我家特别好找，他
补充说。

站在上海夕阳下的街
头，我想象了一下，几千里外
故乡那些莽莽苍苍的大山。

他的家会隐藏在哪儿呢？
这之后很久，没再接

到他的电话。我想，或许是
他觉得上次打来电话有些
失态，故而有些不好意思
吧？想要打个电话给他，又
不知说什么好。这期间，我
毕业了，忙于落户，找工
作，租房子。最先租住在复
旦边，七八个人合租，我住
了其中还算宽敞的一间，
十来平米，一桌一椅一柜
一床，有个很大的窗户，缺
点是只要走出房间，便有
一股霉味儿，公共浴室更
是半墙青苔。就这条件，一
个月得八百。

渐渐地，我在这新环
境里安顿下自己，开始了
漂在上海的生活。在学校
里，漂着的感觉并不强烈，
此时才有了切身的体验。
渐渐地，这体验也变得麻

木了。
不知过了多久，是某

年过年期间吧，我正在施
甸摩苍山里。手机响了，是
他打来的。陷落在纷乱的
琐事里，我很久没想起他
了。接了电话，刚寒暄两
句，他忽然说，他回来了，
全家都回来了。我说，回来
过年吗？他说不是，是彻底
回来了，攒了三十多万块
钱，足够盖新房了，所以全
家都回来了。这儿才是我
们的家啊，他说。
他在电话里又一次邀

请我去他家。我不由得想
象着，郁郁葱葱的群山里，
多了一栋崭新的白墙小
楼。但我终究没去成，因为
没过几天，我就又回到上
海了。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

过他的消息。

十日谈
奋斗的幸福

佘山诗意
尹 军

! ! ! !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催生
诗情迸发的，每到松江佘山，
总觉得难以把持自我。触景
生情，诗意走心。
我喜欢在烟雨朦胧中看

佘山双峰，山若情侣，比肩而立。青翠欲滴的东西佘山，
含情脉脉，不离不弃。想到这一层，初夏的山风和摇曳
的佘山修篁，也有羞赧可叹。这种感觉很曼妙，神奇地
抽长爱恋诗草。

佘山诗意，不仅浓淡咸宜，而且高远飘逸，大有诗
在远方的意涵。在沪地诸山中，佘山堪称上海“祖山”。
先民仰山而拜，崧泽、良渚、广富林等古文化遗址众星
拱月般分布在佘山周边。先民及其子孙后代思接苍穹，
仰拜佘山，并非山与天齐，高耸入云，而是佘山得天独
厚，龙脉绵延，在云间挥写出“天书”般的诗行。

山上古有“佘将军庙”，庙承天意，山以佘姓，相牵
东夷部族风云往事。西佘山东坡上的那座北宋“秀道者
塔”，又让人记住了一位名“秀”的秀道者，塔成圆梦。观
测天象，佘山上有天文台；登“苦路”而至西佘山之巅，
又见天主教堂的尖顶，在与苍天对话。
人往高处走，我往佘山行。佘山的草木，让人怀想

起明代开《红楼梦·葬花词》先声的松江曲派名彦施绍
莘，隐于西佘山；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
筑东佘山居。东西佘山，交臂相望，共同谱写古贤诗意
共鸣的交响乐章。为陈继儒祝寿，江南才女柳如是带来
了诗，后来，她入松江几社，人在西湖行，尺牍署名“云
间柳隐如是”；大旅行家徐弘祖为请陈继儒给母亲撰写
寿文，慕名而至东佘山，陈继儒为之取别号“霞客”。
尤记陈继儒著作《小窗幽记》，他相伴佘山茶园，在绿

香满路、人在草木中勾画出了“一手壶”图样，交由时大彬
的高徒带回宜兴烧制。小壶造型取自佘山意象，圆润玲
珑，一手可托，把玩起来颇有诗意，在改变中国大壶一统
天下、茶具由大壶变小壶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不朽的传奇。
我往佘山去，我感受着欢乐谷彰显的现代诗情律

动，更为一个建在废弃采石深坑里的“深坑”酒店深感
惊叹，那是在最接地气的深处，咏唱一首“上海之根”托
举中国梦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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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生长的洋子
华 健

! ! ! !小时候喜欢披头士，也知道约翰·列
侬的妻子 $%&% '(%是一位日本当代艺
术家，但那时的中文媒体多将其译作“大
野洋子”。到了二十世纪末，不少媒体逐
渐意识到此属误译，遂修正为“小野洋
子”。于是，当我逐渐长大，洋子小姐却逆
生长了———从“大野”变成了“小野”。

虽说在日文里
“大野”与“小野”都读
作“'(%”，且小野洋
子在海外发行作品时
也多用 '(% 之洋名，
但译者若能更细致地查阅文献———毕竟
)#*+年代的日本展览海报或画册上都
赫然写着“小野洋子”———那么大小野之
误也是可以避免的。

韩国电影导演 ,%(- ./(-0.%%是另
一个有趣的例子：洪导最初为中国影迷
所知时，一般被译作“洪尚秀”；但韩国电
影资料库（1234）上的官方译名却写着
“洪常秀”，据说洪导自己签中文名时也
写作“洪常秀”。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
“洪尚秀”已太过深入地刻进意识内层，
也可能是因为“洪常秀”的发音会让人联
想起“红肠秀”或者“红长袖”———包括我
在内的大多数影迷仍然没能纠正过来。
说到西人姓名的翻译，一般同样遵

循音译的原则：256 789:;不会译作白先
生、而是怀特先生，切尔西队的中场大将
359(&</:;5（德林克沃特）也只在昵称时

被叫作“喝水哥”；而专业记者或职业译
者一般会按照新华社译名资料组编写的
《译名手册》的规范统一翻译人名。

但另一方面，错误的人名翻译因为传
播时间过久、范围太广以致难以修正的情
形也是有的：英国艺术评论家及小说家、
《观看之道》的作者 =%8( 4;5-;5便是一

例。4;5-;5不但按读音
近“伯杰”，而且在新华
社的译名手册上也是
如此；但自从无从查
考的那第一位译者将

其误译为“伯格”之后，=%8( 4;5-;5在中国
一直被称作“约翰·伯格”。如今 =%8(

4;5-;5的著作已大量翻译出版，此时再修
改作者人名的翻译，势必会引起混淆———
看来只能习非成是，“伯格”到底了。

幸好，新华社的《译名手册》上还有
一条有趣的说明，“凡在我国已有通用惯
译的姓名或其本人具有自选汉字姓名
者，按约定俗成原则处理”。或许“伯格”
据此便可归入惯译。至于自选汉字姓名
者的例子，远有白求恩（4;:8>(;怎么看
都很陌生吧），近有《寻路中国》的作者何
伟（常常想不起他就是 ?;:;5 ,;@@A;5），
而最诡异的当属法国哲学家、《景观社
会》的作者居伊·德波（B>C 3;D%5E）了，
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鬼得破”堪称音
义兼备，只是出版社怕名著被误归入悬
疑小说类终究没有使用吧。

幸福在城市地下延续 顾黄晶

! ! ! !我，一名普普通通的电力一线女工
人，!++F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便
来到了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从事电缆
运维检修，这个近乎是“男人专利”的工
作。也就是这样，我和电缆结下了不解
之缘。从最开始冒冒失失，到现如今带
领一个国内领先的专业团队，在这 G"

年间，我有成长、有奋斗、有辛酸、有坚
持，更有幸福……

记得做实习生的时候，一开始连电
缆都没见过，每天跟着师傅们学习应力
锥制作、搪铅等接头工艺，晚上翻阅各
类专业书籍，虽有些力不从心，但还是
尽全力去适应着这个新的环境。然而，
在不久后的中级工考核中，我被要求补
考实操项目，当时心里真的难受极了，
但也许是越挫越勇吧，既然进了电缆的
门，男生能完成的事情，我相信女生一
样可以！终于，苦练了 H个月后，我通过
了考核。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刻，我第一
次体会到了幸福的味道……

结束实习期后，我很幸运地被分到

了试验班，主要负责电缆周期性试验和
故障抢修工作。当然，工作性质使然，深
夜抢修，爬隧道，下工井这样的脏活累
活儿也算家常便饭，但师傅们都是最朴
实，最可爱的，他们用自己这么多年积

累的经验告诉我该从哪做起、该怎样去
做，只要用心学，用心记，我每天都在成
长，都在进步，这让我在第一时间找到
了存在感和满足感，每天都过得很充
实。

!"G!年，班组引进了一套新设备，
现场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大部分
时间都浪费在寻找电源上，效率很低。
回到班里以后，我查了设备的相关参
数，琢磨着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设备可
以一到现场就能用。果不其然，一个小
小的改进就让现场的工作效率大幅提
升，我因此受到了班长和同事们的称

赞，心里也是美滋滋的。然而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个“小改进”就像是一颗创
新的种子悄悄地在我们的班组里生根
发芽了。大家都把现场遇到的问题及时
带回来，一起商量，一起研究解决办法。

就这样，活儿越干越顺，我们的研究成
果也在多个群众性创新大赛上获奖。

正当我无比感恩于这些收获的时
候，更大的“幸福”却在不经意间悄悄地
来临……!"GI年，国家电网公司举办了
首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正巧此时，我
们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已经有一套比较
完善的现场作业方案，于是我带领着项
目《高压电缆局放带电检测系统的移动
化作业方案》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从全
国 HI""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站上了青
创赛的最高领奖台，我个人也因此被授
予了国网“五四青年奖章”的荣誉称号。

当我站在聚光灯下，响亮地说出“上海
电缆”的名字，自豪地告诉大家我是一
名上海电力人的时候，这种“幸福感”我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去年年底，我所在班组成立了国内
首支电缆女子局放检测团队，上海也成
为全球唯一拥有两条 I"" 千伏长距离
电缆隧道的城市。每天我们都会拿着局
放检测仪器穿梭在城市的地底下，守护
着这些世界最先进的电缆设备。那种融
入血液的使命感和消除设备缺陷后的
幸福感，总让我“乐此不疲”。

曾读过冰心的一首诗：“爱在左，责
任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
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
香弥漫。”是的，未来的 G"年、!"年，在
我们上海电力人的一径长途上，将幸福
延续，为梦想努力！

施蜇存三读!女神"

卢润祥

! ! ! !春日上午，
阳光明媚。坐在
窗前的施蜇存先
生品味着一杯咖
啡，他说：诗，应
如它一般醇香而耐尝！确实，先生对什么
是诗要求甚高：认为诗魂应在它浓郁的
感情抒发之中！谈到新诗产生，他说：本
人并未感到胡适的《尝是集》就是“新
诗”，且味道也淡了一些，说：当然，胡适
主张诗应该有新形式是对的。但真正的
创新，搞出新形式却是不那么容易的。后
来，诗坛上《女神》面世了！他在报上看到

广告，就写信给
泰东书局函购了
一册，那时，他虽
在病中，但还是
读完。他说：我是

在病床上读完第一遍的，感觉它在形式
上还不完全是诗，但是感情浓烈而感人，
再读之下，引起了共鸣，直到第三遍时，
才确实感到新诗应自《女神》始，它对我
有震动和启发，竟使我跃跃欲试写起了
新诗了，开始还是用笔名，陆续在《民国
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一些诗，但
自己认为这些诗作并不成熟。

夜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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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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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火车最接近旅行的温度，也是我觉得最浪漫的交
通工具。它是一本等待被写出来的小说，各怀心事的旅
人是书中的人物，而你，每一个你都可以是天马行空的
创作者，为看似毫无关系的旅行者之间找出一条条情
节的线索。这也是为什么旅行作家总孜孜不倦地写关
于火车的故事，却鲜少以飞机和飞行作为素材。没有一
个旅行作者愿意去美化高空中的情节。在不可控、受压
抑的空间里，不会是浪漫滋长的最佳土壤。

我特别喜欢夜间卧铺火车，火车微微
摇晃和缓缓速度，像是摇篮曲。一觉醒来，
就是另一个世界。一次难忘和怪异的夜间
火车旅行，发生在从罗马前往西西里岛的
路上。火车于半夜停在西西里岛的对岸，
渡轮像咧开大口的巨鲸，经过一番折腾，
一节节的车厢，驶入鲸肚里的轨道。安顿
后，搭客走出车厢，登上甲板吹风，渡轮驶
向西西里2;@@9(/港口的灯火。

这段只需 !I分钟船程就能跨越的
海峡，没建造跨海大桥或海底隧道，或让游客换渡轮，
到了西西里岛再上另一班列车，而是让火车也能一起
到西西里岛旅行。理性思维一直提醒着我，要解决这样
的交通问题，应该会有各种更方便、聪明和低成本的做
法。然而正因为这种古老而原始的方式，让你能通过一
种奇妙的方式抵达一个目的地。
这是个奇怪的世界，一方面迷信效率崇拜速度，另一方

面又高举慢旅行的旗帜。过
去和现在的旅行最大的不
同在于过程越来越被忽视。
在意大利，廉航加上高速铁
路的日渐发达，使得近几年
经常亏损的夜班火车不再
受到欢迎，因此无数班的夜
车被取消。这班原本连接意
大利最南部到最北部的火
车，罗马至米兰段的夜车也
已经停驶了。没有了夜间火
车，现代阿嘉莎怎么办J

所有的，都会消失。消
失前，好好看一眼握紧一
点吧。看一眼，经历一段，
分手后，各走各路，可能不
会再见了，或再见也不会
是初遇的那个人，缘分竟
是如此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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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路走来% 我意

外地失去了我的视

力% 但我依旧生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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